                    无用之用  不知之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读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有感 何美萍

一、哲学之源
哲学来自哪里？
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正式使用“哲学”这个词语，并赋予这个词以“爱智慧”词义的人。

哲学说的是什么？

哲学来自灵魂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追问，所探究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。哲学包括逻辑学、美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和形而上学。形而上学研究万物的“终极实在”，试图找出世界真正的终极物质和结构是什么。其中又包括：研究“物质”的真实终极本质的本体论，研究“心灵”的哲学心理学，研究认知过程中“心灵”与“物质”相互关系的认识论。
哲学的核心是形而上学，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。
二、哲学之思

哲学要到哪里去？

本体，是一个超验的问题，在人类意识的背后所无法认识的实在，存在于经验的范围之外，当然为理性所不及。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“某物”。在这个“某物”中，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。在这个“某物”中，也有既不可感，而且严格说来，亦不可思者。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，超越经验；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，超越理智。
柏格森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形而上学注定是要失败，因为现实超出了智力的把握。

冯友兰认为哲学，特别是形而上学，在其发展中，最终成为“不知之知”。“无知”是人的原始状态，而“无知之知”则是人经过“有知”而后达到的“无知”阶段。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，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。
简单说，哲学的本体之路，根本之路，无路可通。哲学要追问世界的本质，而世界的本质是无法证明的。形而上学其实是人和自己较劲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研究哲学？

哲学，特别是形上学，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，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。哲学能够给人一种观点，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死相同，得失相等。从实用的观点看，哲学是无用的。哲学能给我们一种观点，而观点可能很有用。

学哲学的目的，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，而不是成为某种人。其他的学习（不是学哲学）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，即有一定职业的人。

哲人必须具备三种德行，即精确的逻辑训练，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渊博的自然知识。
哲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？

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谈到，世界可分为物自体和现象界，物自体也就是事物本身不可知，而现象界是可以被人类所认识的。他发现了不可知者，即本体。不可知就是不可知，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，因此，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永远不可显现，不可知的，因而也就成了认识主体的界限。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，只讲知识论。
康德之后，西方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。因此，研究哲学最终从“形而上”走向“形而下”，即现实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哲学从天上落到地上。

哲学怎样到达前方？
冯友兰认为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，是逻辑分析方法，也叫做正的方法。正的方法，则试图做出区别，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。中国哲学（道家、佛家）用负的方法。负的方法，试图消除区别，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。

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，应当始于正的方法，而终于负的方法。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，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。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，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。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，哲学家或者学哲学必须通过负的方法；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，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。

三、哲学之趣
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期，他认为先秦诸子是中国哲学的轴心时代，它不仅产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，而且基本给中国哲学的精神和方向定了型；而经学时代，则是指从汉朝后经学大兴后的历代思潮，此时期有经学、玄学、佛学、道学和实学五大思潮。

他总结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——极高明而道中庸。中国哲学是一种在出世和入世间超越对待的哲学，是“超世间”的哲学，它既不完全上升到纯粹形而上学的高度，又不简单经络到经验哲学的低度，所以冯友兰说，中国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。
子学时代的精华是“道”。既有本体论，本质之道。也有认识论，逻辑之道，修身之道，中庸之道……
本质之道。道，也叫做“无名之名”，一切“形而下”的事物都有名字，或至少有命名的可能。凡“无以命名的”必定是形而上的。共相是超乎形象的，但是并非“无名”。无名者都一定超乎形象。道家的“道”就是这种“无名”的概念。因为道无名，所以不可言说。“道”纯粹是一个代号，道是无名之名。
胡适说，老子的最大功劳，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，另外创设了一个“道”。道的作用，并不是意志的作用，只是一个“自然”，自是自己，然是如此。虽然万物都永远可变，在变，可是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本身不变。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中最根本的道是“物极必反”。
逻辑之道。名家代表恵施，逻辑分析。故事：恵施与好友庄子经常辩论，惠子去世后，庄子再无辩论对手。惠子说“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”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，就是最大的（“至大无外”）；它里面再没有东西了，就是最小的（“至小无内”）。“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”才见日中，已是日斜；刚是现在，已成过去。惠子的时空论已经带有强烈的辩证色彩和逻辑思想。
名家代表公孙龙，逻辑诡辩。故事：公孙龙牵一匹马过关被阻，后以“白马非马”辩论成功，顺利过关。公孙龙说，言白所以名色，言马所以名形，色非形，形非色也。“马”的内涵是一种动物，“白”的内涵是一种颜色，“白马”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。三者内涵各不相同。它是揭示个别与一般辩证关系的命题，触及到了概念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的思想。另外，也触及到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关系问题，强调了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立性。
惠施、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：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，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。“名”是绝对的，“实”是相对的。例如“美”是绝对美的名，而“美的事物”只能是相对美。

修身之道。道家代表庄子，主张逍遥无为。故事一“一棵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，岂不是无用之用，无为而于己有为？”故事二“一雁能鸣，一雁不能鸣，请问杀哪只？结果不能鸣者被杀。”徒弟质疑，“昨日山中之木，因不材得终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因不材被杀。弟子糊涂。”庄子说“唯道德之乡才逍遥。”逍遥，指一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状态。庄子的哲学，一切都不要讲求绝对，而在那个相对的奇妙状态中达到最终的逍遥。
儒家代表荀子，强调“性恶论”。“人之性，恶，其善者，伪也。”荀子的哲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误读，认为“伪”是虚伪，虚假，否定了人性善。其实，“伪”在这里解读为后天努力，后天修炼。可以说荀子的哲学是有教养的哲学。他的总论点是，凡是善的、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。
中庸之道。儒家的人赞成，道家的人也赞成。“勿太过”历来是两家的格言。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，受到社会惩罚，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。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，获得美名，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。无用是全生的方法。善于全生的人，一定不能多为恶，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。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，他力求无用，但是到头来，无用对于他有大用。
从根本上来说，中庸之道，它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。它认为，互补、互动、互易的整体，是世界的真相，而极端化思维则是虚假思维。

经学时代的核心，新道家是“理”和“情”，新儒家是“理”和“心”。
新儒家“理”的代表朱熹，主张“格物致知”，也叫格物穷理。每类事物都有理，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。朱熹说“形而上者，无形无影是此理。形而下者，有情有状是此器。”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，即有情；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其自己特殊的性，即有理。“若在理上看，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。然亦但有其理而已，未尝实有是物也。”理为此物之极，是永恒的。就是说，理是其终极的标准。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。因此又叫做“太极”。

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，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“善”的理念、亚里士多德系统中的“上帝”。《朱子语类》中说“在天地言，则天地中有太极；在万物言，则万物中各有太极。” 每个特殊事物之中，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；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。理和万物的关系，可以用四个字来说“月印万川”。

新儒家“心学”代表王守仁，主张“知行合一”“心即时理”“心外无物”。他说“尔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尔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话颜色，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，不在尔的心外。”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，其中只有一个世界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。他认为天地万物之所以被认识、被以为存在，就是因为心的存在，如果没有了我们的心，那么天地万物也就无所谓存在了。英国哲学家，贝克莱也认为“存在即是被感知”。王守仁的心学体系奠定了唯心哲学的地位。
孔子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，从哲学的角度，也可以这样说“未知死，焉知生？”在虚无的背景上，如何度过一个积极有意义的人生，这也是一般人学习哲学的初衷，也可以说是根本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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